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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4日，中国首个航天日。

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一幢普通住

宅楼里，卧床静养多时、96岁的陈士橹院

士让保姆扶起坐在电视机前，一整天都在

关注电视新闻里首个航天日的相关报道。

从“两弹一星”建功到航天神剑惊艳

亮相“九·三”阅兵，从航天员成功往返

太空到“嫦娥”探月传回五星红旗的图

像，从一枚枚火龙拔地而起、直上云天到

航天技术一次次摘得国家科学进步特等奖

的桂冠……中国航天事业每一步的腾飞和

跨越，都在陈士橹院士等老一辈航天人的

见证下梦想成真。此时，电视机前的陈士

橹又一次涌现出无限的情思和感怀。

当日，看完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之

后，21时10分左右，就在保姆转身去厨房

准备夜宵时，陈士橹院士安然离去……

作为我国航天事业和航天教育的开拓

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的飞行力学专家、

教育家，陈士橹院士为航天事业无私奉献

70载，为航天而生，一颗“航天心”也永

远定格在首个航天日，似乎冥冥之中为陈

士橹院士毕生的“航天情”画上圆满的句

号。

知识报国 投身航空事业

1920年9月24日，陈士橹出生在浙江

省东阳县上东陈村一个普通的耕读人家。

1940年夏，陈士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金

华中学。此时正值抗战时期，日寇飞机经

常到中国大地狂轰滥炸。

“要是我们国家也有飞机有空军，日

本人就不敢这么狂妄！”面对日本飞机的

狂轰滥炸，年少的陈士橹激愤难平。“知

识报国，航空救国”的念头在这个热血

青年心头迸发，于是陈士橹毫不犹豫地改

报航空专业，他被重庆中央大学航空系录

取。

1941年夏，陈士橹以优异的成绩顺利

转学西南联大航空工程学系。四年后，25

岁的他以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毕业，踌躇

满志的陈士橹留校任助教，立志实现“航

空救国”的抱负。1956年，当时在华东航

空学院任教的陈士橹被选派到莫斯科航空

学院进修学习，师从航空界知名教授奥斯

托斯拉夫斯基。留学期间，陈士橹废寝忘

追梦七十载   毕生航天情

○姜　泓　韩　倩

陈
士
橹
院
士



清华校友通讯154

怀念师友

食、埋头苦读。1957年暑假刚过，陈士橹

的副博士论文《飞机在垂直面内的机动飞

行》初稿已经完成。这篇论文让导师的眼

睛为之一亮，他很高兴地评价说：“作为

副博士论文足够了。”并在教研室当着其

他师生的面赞扬：“这位中国人功底厚，

数学很好。”功夫不负有心人，1958年6

月下旬，陈士橹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顺

利地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的答辩，成为在该

院获得副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母语学生用3年半时间攻读副博士

学位，陈士橹先生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先

生心怀报国志向，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

力。”陈士橹传记的作者、西工大人文与

经法学院书记鲁卫平说。

开拓实践 奠基宇航教育

1958年9月，陈士橹学成回国，来到

了在古城西安新建的西工大，这里成了陈

士橹毕生辛勤耕耘的地方。不久，一项新

的神圣使命交给他——创建西工大宇航工

程系，这是我国宇航科技教育的首批院

系。1959年底，陈士橹被任命为宇航工程

系副主任兼教研室主任，负责筹建宇航工

程系。此后陈士橹走上了一个崭新的事业

之路，由此改变了他以后的工作和学术生

涯方向，也使他成为我国航天科学技术教

育的先驱者。

1963年，由于当时的体制问题，宇航

工程系面临着被“撤并”的严酷现实。陈

士橹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保留

宇航工程系奔走呼吁。他的执着终于说服

了有关部委领导，得到了支持。在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当其他高校对

这些专业相继归并或撤销的时候，西工大

宇航工程系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逐步发

展壮大，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中培养的

大批骨干教师，成为国家上个世纪90年代

航天大发展时代学科建设的主力军，所培

养的毕业生成为国家航天和国防事业的栋

梁之材。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由陈士橹一

手创建的宇航工程系已发展成为国内具有

较高知名度的航天学院，设有飞行器设计

与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飞行器动

力工程等本科专业，飞行器设计、导航制

导与控制、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飞

行力学等硕士点和博士点。

逐梦航天 擎举学科大旗

早在20世纪60年代，陈士橹对飞行力

学的许多问题就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那

时，液体晃动及气动弹性是导弹和航天器

的关键技术，也是阻碍中国航天器发展的

“拦路虎”。按照当时国防科工委的要

求，高校教授必须到研究所兼职，陈士橹

被钱学森先生点名委派到航天部三院701

所担任顾问，与其他专家一起，帮助解决

型号设计、研发、生产中的难题。从工程

实际应用出发，他选择了弹性飞行器动力

学与控制这个学科研究方向。

上世纪70年代初，陈士橹在图书馆查

阅资料时接触到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现

代控制理论，他敏锐地看到了这门新兴学科

对于飞行力学蕴含着重大意义，由此较早地

提出了把现代控制理论的方法应用于飞行力

学以及利用最优过程理论、极大值原理及动

态规划研究最优弹道的思想。上世纪80年代

以来，陈士橹致力于发展飞行力学学科，开

辟学科新领域。他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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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把主动控制技术、鲁棒控制理论、容错

控制理论应用于飞行力学，着重在弹性飞行

器动力学与控制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

作，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进入上世纪90

年代后，年逾七旬的陈士橹，依然敏锐地跟

踪国际先进水平，结合我国航空航天技术及

国防现代化发展的需求，进一步将弹性飞行

器动力学与控制方向推向了更为广阔的研究

领域。

耄耋之年的陈士橹，依然精神矍铄，

学术目光始终紧跟学科及工程科技发展前

沿。他每日坚持工作，查阅最新文献资

料，指导学生钻研新的专业研究领域。

“先生要求我们紧紧跟踪航天发展时

代特征和学科前沿动向。”陈士橹院士的

学生、西工大航空学院院长唐硕说：“正

是这种永不停歇的科学追求精神，激励着

身边的众多同事和学生努力学习和工作，

不断攀登科学的高峰。”

（转自《西安日报》2016年4月28日）

我国杰出的光电子学和超快诊断技术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原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所长

牛憨笨，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7月4日

在深圳逝世，享年76岁。

勤奋学习  立志报国

1940年2月，牛憨笨出生在山西省壶

关县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山村。他童年时代

最清晰、最强烈的记忆，不是家乡如画的

风景和质朴的农家生活，而是家破人亡的

多舛经历。他出生前三个月父亲就被日本

人的飞机炸死了，出生后不到一年祖父又

病故了，家庭破碎的他，从小和祖母相依

为命。他的名字也是祖母给取的，其用意

一是不好的名字可以冲掉晦气，二是不好

的名字可使他存活下来，不断香火。后来

他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字：“名字虽然只

是个符号，但它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它告

诫我不学习就会变‘憨 ’，不勤奋就会

变‘笨’。我应当像憨牛一样为祖国的科

牛憨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管六班全体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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